
〈師說〉自學講義：

從有惑到求道
當千年經典遇上人工智慧、
社群媒體與心理焦慮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

經典創新工作坊

心理學 × 社會學 × 資訊科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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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今天還要讀〈師說〉？
〈師說〉並非只是教科書中的古文，也可以是一面照見現代學習困境的鏡子。

韓愈在一千兩百多年前點出的「恥學於師」，至今仍精準地映照出現代高中生在學習上的困境。

我為何不敢問？ 群體如何影響我？ AI 能否成為「老師」？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唐．韓愈〈師說〉



跨越千年的智慧藍圖：
三重視角的自我診斷

〈師說〉不只是談論尊師重道的古文，

更精準剖析了當代學生所面對的

學習焦慮與結構性困境。

社會學視角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增廣賢文》

資訊與科技視角

（結構轉變）（結構轉變）

在AI時代，我能夠相信什麼？在AI時代，我能夠相信什麼？

我如何判斷真偽？我如何判斷真偽？

（結構轉變）

在AI時代，我能夠相信什麼？

我如何判斷真偽？

心理學視角

（內部掙扎）（內部掙扎）

我為何不敢求助？我為何不敢求助？

（內部掙扎）

我為何不敢求助？

（外部壓力）（外部壓力）

是什麼讓我不敢求知？是什麼讓我不敢求知？

（外部壓力）

是什麼讓我不敢求知？



求助也有困境：為何我們選擇沉默？

水面之上（學生外在行為）

不敢提問、假裝聽懂、拒絕輔導資源

冒牌者症候群：冒牌者症候群：
害怕被別人發現「自己其實沒那麼好」害怕被別人發現「自己其實沒那麼好」
冒牌者症候群：
害怕被別人發現「自己其實沒那麼好」

社會比較焦慮：社會比較焦慮：
害怕外在表現被同儕比較、標籤化害怕外在表現被同儕比較、標籤化
社會比較焦慮：
害怕外在表現被同儕比較、標籤化

錯誤的防禦心態：錯誤的防禦心態：
將「我需要幫助」等同於「我沒有能力」將「我需要幫助」等同於「我沒有能力」
錯誤的防禦心態：
將「我需要幫助」等同於「我沒有能力」

我們恥於承認不懂，
但可曾想過，困惑從來
都是人的本能？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韓愈〈師說〉

自我檢核：
我最近一次假裝聽懂，
是因為什麼情緒，
或遭遇什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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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羞恥」：從「表面防衛」到「成長思維」
重新安放羞恥之心：不必為「不知」而慚愧，卻要為「不惑」、「不學」而警醒。

固定型思維（表面防衛）

盲點：「位卑則足羞」

內在對話：「如果我去請教基本問題，

大家一定會嘲笑我。」

結果：惑而不從師，終不解矣。

成長型思維（求助勇氣）

覺醒：「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內在對話：「這項知識我尚末掌握，

尋求解答是我成長的路徑。」

結果：打破沉默、停滯，

將羞恥轉化為求知、行動的驅力。

「知恥近乎勇。」

——《禮記•中庸》



數位世代的「群聚而笑之」：同儕壓力與社群暴力

知識流動

與思考

當代「群聚而笑之」笑聲背後，

是無形的界線：透過嘲笑他人，

確認彼此的站隊。

為了合群，學生刻意收起勤勉的本分。

當「努力」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群體的笑聲，

也可能成為無知蔓延的助力。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

自我審查與退縮自我審查與退縮自我審查與退縮

（內化群體規範、
放棄獨立思考）

演算法推波助瀾演算法推波助瀾演算法推波助瀾
（過度在乎同溫層的回應）

展現求知欲展現求知欲展現求知欲
（認真發問、用心學習）

匿名社群標籤化匿名社群標籤化匿名社群標籤化

（被嘲諷為裝認真、卷王）



流量等於權威嗎？思辨「個人崇拜」

【官盛則近諛】

網紅崇拜：粉絲數與按讚數，

等同於可信度？

反智陷阱：盲目相信演算法，

拒絕複雜與不確定性。

【獨立判斷準則】
建立在證據、公共價值上的思辨。

真理不應被潮流掩蓋，

知識必須回歸事實與倫理的檢驗。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衞靈公》

追蹤人數或按讚數量並不能等同權威。當「多數人轉發」取代了「事實查證」，

我們更需要建立媒體素養，辨識情緒煽動與理性討論的界線，拒絕成為數位公審的幫凶。



AI 時代的師道：
當機器能夠受業、解惑，誰來傳道？
當我們利用 ChatGPT 瞬間解答微積分時，

AI 已經承擔了「受業」的角色。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韓愈〈師說〉

資訊不等於知識，答案不等於理解，工具也不等於老師。

AI 可以回答所有層面的問題，但它無法替代「人」對問題的關切。因為老師所傳的

「道」，不存於數據庫，而存於他如何站立於世間、如何提問、如何面對困惑之中——

那是無法被檢索的生命姿態。

當知識取得成本趨近於零，學習、教育的核心將從「知識庫存」轉向「價值引導」。

「資訊≠知識；答案≠理解；工具≠老師」



人機協作：重新定義教育的界線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

AI 產能 人類價值

知識傳遞

（授業）

問題解決

（解惑）

價值引導

（傳道）

極高。能快速整理資料、

翻譯語言與提供邏輯範例。

中高。能解答規則性問題，

但可能產生 AI 幻覺與偏見。

低。無法進行倫理選擇，

無法承擔生命責任。

判斷學習目的，

篩選真正符合學生需求的內容。

同理學生的挫折情境，糾正深層

認知盲點，提供情緒支持。

絕對核心。透過人格示範與

生命陪伴，引導學生追尋至善。



打破階級限制：反向導師制與敏捷學習

尊嚴來自於對真理的敬畏，

而非僵化的身分位階。

誰握有專長，

誰就是引導者。

【現代組織的知識流動】

科技產業大量推行「反向導師制」

（Reverse Mentoring）：由年輕Z世代

指導高階主管 AI 與社群趨勢。

【術業有專攻】

在探究與實作中，

真正的領導力並非來自於排名，

而是來自「任務導向」的專長發揮。

（如：數據分析、視覺設計）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一韓愈〈師說〉

Z世代

(Gen Z) AI協作

數據

分析
視覺

設計

經驗
專業



跨域思辦的完整路徑：從覺察到實踐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一一《禮記•中庸》

1. 覺察困惑

（心理學）

坦然面對未知，

接受「有惑」為

人的本能。

2. 抵抗群體

（社會學）

拒絕盲從演

算法與嘲諷

文化，捍衛

求知權。

3. 選擇工具

（科技倫理）

善用AI進行受業、

解惑，並保持批判

性查證。

4. 尋求師道

（價值論）

尋找具備

生命倫理與

思辨引導的

導師。

5. 承擔責任
（實踐）

為自己的知識

產出與價值選

擇負責任。



道之所存，無畏前行

「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一一 韓愈〈師說〉

〈師說〉跨越千年的回音，並非僅是要求我們尊敬師長，

而是賦予我們在喧囂時代中「定位自我」的錨點。

當 AI 可以產出完美答案、多數人可以用流量進行公審時，

我們更需要保有對「真理」與「道」的追尋。

同時保有一份即使與眾不同，也敢於提問的勇氣。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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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必
須
負
責



生活情境反思與討論
請結合自身經驗，與同儕或自己進行深度對話。

【情境一：自我與防衛】

你在課堂上有個觀念聽不懂，但環顧四周大家都在點頭。

你的內在對話是什麼？你該如何運用「成長型思維」克服這份羞恥感，舉手發問？

【情境二：社群的兩難】

你在 Threads 上看到同學截圖嘲笑班上某人問的「蠢問題」，底下是一片按讚及附和留言，

你會選擇滑過、點贊，還是會在挺身而出逆風發言？

【情境三：科技與真實】

你使用 ChatGPT 完成了一篇出色的學習歷程反思，文字優美流暢，但這並非你真實的體悟。

你究竟是獲得了知識，還是只外包了思考？當 AI 負責了「受業、解惑」，你的「傳道」該從何尋找？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一《論語•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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